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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故

大 理 美

游 踪

美 食 地 理

孔雀胆的故事

生 活 笔 记

云 雾 缥 缈 下 关 城
冬日的早晨，天空碧蓝清澈，苍山顶白雪覆盖，云雾在峡谷和下关城间涌动，让这座小城如仙境一般。 ［通讯员 王子文 摄］

□ 潘云松 文／图

隆冬时节的大理，苍山覆雪，洱海澄
碧。从市区出发，沿机场路行驶约二十
公里，再拐入海东方向一条蜿蜒的土路，
城市的喧嚣便如潮水般退去，层层叠叠
的绿植扑面而来，仿佛一道天然的屏障，
滤去了尘世的杂音。循着这条土路前行
数百米，石头艺术村便豁然出现在眼前。

踏入村庄，这里的时间流速似乎被
重新校准，变得缓慢而深沉。举目四望，
高大的乔木伸展着灰褐色的枝干与绿色

的叶片，与修长挺拔的竹林、华盖般撑开
的古榕交织成一片天然的穹顶。阳光穿
过这些层层叠叠的屏障，在地上洒下斑
驳摇曳的光影，随风轻轻晃动。

村庄的建筑以最质朴的方式诉说着
过往。清一色的青瓦土墙，历经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风雨剥蚀，呈现出一种斑
驳而温润的质感，墙体多为就地取材的
夯土与石块垒成，厚实稳重，冬暖夏凉，
属于某个已经远去的年代。

脚下的道路没有坚硬冰冷的水泥
路，只有凹凸不平的石头路，或是被人与

岁月共同踩踏得平整发亮的土路。踩在
上面，鞋底传来的触感瞬间将人拉回某
种遥远的童年记忆：那个没有车马喧嚣，
只有蝉鸣聒噪、泥土芬芳与外婆呼唤的
悠长夏日午后。

在一处正在修缮门面的院落前，我
们遇到了来自黑龙江的设计师刘师傅和
本地白族匠人李师傅。三十岁出头的刘
师傅来自黑龙江，他正和工人交谈。负
责施工的本地老师傅，姓李，年约五十，
古铜色的脸上精神奕奕，那是长期户外
劳作与高原阳光共同留下的印记。

“这个院子，还有附近的五六家，都
由我负责整体设计和修缮。”刘师傅说话
带着东北人特有的豪爽，“第一次来的时
候，很多房子屋顶都塌了，墙上长满杂
草，但那种结构的美感、那种和时间对话
的质感，一下子就抓住了我。”

李师傅性情爽朗耿直。“我从小在这
里长大，熟悉每一块石头。”他指指正在
打磨榫头的工人，“干活的都是本村乡
亲。”提起往昔，他目光略显复杂：“大概
五六年前，这里差不多成了‘空心村’，最
冷清时只剩一户人家常住，上百个院子
空着，晚上静得只剩风声、野猫叫。”

转折发生在六年前。几位来自北
京、成都等地的艺术家偶然发现了这片
被遗忘的村落。低得惊人的租金、绝佳
的自然环境、保存完整的传统民居架构，
以及那种与世隔绝的静谧，迅速在艺术
圈子里传开。画家、雕塑家、音乐人、演
员……陆续有人租下废弃的老屋，小心
翼翼地开始改造。

如今，石头村常住的三十多户人家
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李师傅这

样的老匠人，从当年修建这些房子的参
与者，变成了如今修复它们的守护者。
他的手艺——如何夯土墙、如何选石材、
如何做榫卯——这些曾经被认为“过时”
的技能，重新变得珍贵。

这仿佛是一场无声的交接仪式：原
住民将守护故土的接力棒，递给了来自
远方的“新村民”，而他们自己则以另一
种方式，继续参与着这片土地的新生。

艺术家们的到来，为这片几乎被时
间冻结的土地注入了全新的气息与活
力。他们租下废弃的老屋，改造过程遵
循“最小干预”原则：只做必要的加固和
修补，而刻意保留那些斑驳的土墙、褪色
的木门、被岁月磨出光泽的石阶——这
一切都承载着真实的历史质感。

置身于此，两种截然不同的乡愁清
晰可辨。对李师傅和少数原住民来说，
石头村承载的是充满烟火气的乡愁——
童年戏水的溪流、夏日偷摘果实的果园、
巷弄里熟悉的乡音；而对刘师傅和众多
艺术家而言，石头村是他们为自己寻找
到的一方“净土”和“充电站”。他们来这
里，是为了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在自
然的怀抱和历史的遗迹中，获得灵感与
安宁。

两种乡愁，在这片青瓦土墙间交织
共鸣。艺术家需要匠人的手艺来实现想
象，匠人也在合作中重新发现自身技艺
的价值。老屋因使用而免于坍塌，传统
因需求而得以延续。

石头艺术村像一枚被时光精心包裹
的琥珀，在飞速发展的社会洪流中，为我
们保留了一处可以安放乡愁、回望童年、
想象另一种生活速度的“世外桃源”。

时光缝隙中的大理石头艺术村

□ 姚静

自然界里所有的存在都负着使命，
每一朵花的盛开都是有助益的。

不同的花木，需求不一样，有的喜
阴凉，要汲取水分；有的耐干旱，需索讨
阳光。开在阴凉处的花儿静雅，开在干
燥地的花儿灿烂。常见凤仙花开在篱落
墙脚，除了一抷泥土，再无所求，显得低
微谦下。在花的世界里，它确实不起眼，
花株矮，花朵小，不香，不艳。在缤纷的
花圃里明显处于劣势，是随时有可能被
主人连根拔起，淘汰掉的。于是凤仙花
聪明地让自己变得有用起来，它的花瓣
中含有红色的有机染料，添一点媒染剂
就能浸染到指甲上，可以让指甲“一夜深
红透”，因此人们又叫它“指甲花”，仿佛
它是专为女人们点染指甲而生。

爱美的女人修饰自己是从头到脚，
到指尖，连发梢也不肯饶过的。手被称
为女人的“第二张脸”，怎能不细心呵
护？纤纤玉手，尖尖十指，会赢得“手若
柔荑，指如青葱”的赞美。美甲文化自古
有之，用凤仙花包染指甲是其一。采来

凤仙花的花瓣，捣碎，加少量明矾或盐，
然后把捣碎的花瓣敷在指甲上，再用叶
片仔细包裹起来。第二天拆去洗净，就
看见十个红艳欲滴的指甲了。整个过程
优雅娴静，满溢温馨。艳如玛瑙的十个
指甲藏在衫袖下闪闪烁烁，如点点桃花
翩飞，愈发显出女子的妩媚娇柔来。

凤仙花是旧时闺阁必备之物。大
户人家的花园，小户人家的院落，贫寒
农家的篱笆墙脚，只要有女孩的人家都
会栽一两丛凤仙花。曹雪芹在《红楼
梦》的大观园里也种了一片凤仙花。第
三十五回写宝玉挨打之后，贾母等一干
人前去探望。从怡红院出来时，遇到史
湘云、平儿、香菱几个正在山石边掐凤
仙花。她们掐了花去必然是用来染指
甲了。第五十一回写晴雯生病，请了大
夫来瞧。大夫见她从幔中伸出来的手
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三寸长，尚有凤仙
花染得通红的痕迹。足见《红楼梦》里
从小姐到丫鬟都爱用凤仙花包染指甲，
此花在女人堆里备受欢迎。凤仙花鲜
红的浸染是渗到指甲的组织里去的，透
出来的红艳晶莹剔透似天生一般。用

凤仙花包染过的指甲不会褪色。新指
甲一点点生出来，推着染过的红指甲一
点点往外长，一点一点被“剪”掉，最后
只剩指尖上一弯儿新月似的红，算是凤
仙花最后的告别。于是苍白的双手开
始盼望下一个夏天，等待凤仙花再一次
盛开。

喜欢染指甲的女人，大多注重生活
里细节的精致。现在有了指甲油，涂染
方便，颜色又多，还可以在指甲上绘出
各种精美的图案来。用凤仙花包染指
甲的人越来越少了，省去了捣凤仙花花
瓣，裹敷指甲的麻烦，却也少掉了这一
份麻烦里的诗意和情趣。

“要染纤纤红指甲，金盆夜捣凤仙
花”，多么浪漫温暖的景致。在老旧的
院落里，几丛凤仙花静静地开着。三两
个女孩凑在一起，嘻嘻吵嚷着挑那开得
最艳最饱满的凤仙花掐下，放在小钵里
捣碎，细细裹敷到十根青葱似的手指
上。或是在月亮地里，母亲哼着歌谣，
把采来的凤仙花瓣耐心捣碎，为娇小的
女儿裹染指甲。女儿举着十根被包裹
起来的手指，一脸娇憨。

童年，青春，长长的岁月里飘忽着
凤仙花的影子。它是一朵植根到我们
生活中的花。它胭脂般的颜色染上指
尖，顿时就有“十指纤纤玉笋红”“弹筝
乱落桃花瓣”的诗情翩飞。

凤仙花的种子也是极有趣的。椭
圆的一小枚蒴果，布满白色的绒毛，慢
慢鼓胀成熟起来，用手指轻轻一碰，嘭
地炸开来，里面细碎如菜籽的种子逃难
似的向四方窜去，只剩下卷缩起来的果
皮大功告成般垂在枝上。小时候无聊，
常蹲在一丛凤仙花旁边，专找那鼓胀的
蒴果去触碰，看它们一个接一个炮仗般
炸裂。因为凤仙花的蒴果对触碰敏感，
它就有了“别碰我”的花语。

小小的凤仙花一直开着。
自是不可小觑，世间万物，各有各

的妙用。

指尖上的凤仙花

□ 母锡鹏

元朝末期，云南发生了一出“阴谋
与爱情”的历史悲剧，影响十分深远。
抗战时期，郭沫若根据史料写下歌剧

《孔雀胆》，引起轰动。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 1366 年）

春，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攻陷
昆明。元朝在云南的统治者梁王巴把
匝剌瓦尔密逃到楚雄，第九代大理总管
段功害怕起义军继续西进危及自身利
益，于是出兵援助梁王打退红巾军，维
护了梁王在云南的统治地位。梁王为
感激段功的救护之恩，奏拜段功为云南
省平章政事，并把女儿阿盖公主嫁给
他，段功因此留在昆明，原配留在大理。

段功握有重兵，梁王害怕段氏势力
发展起来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左右
侍臣的挑唆下，猜忌段功有“吞金马，咽
碧鸡”之心，遂起谋害之意。元至正二
十六年（公元 1366 年）秋天，梁王授意
女儿阿盖用孔雀胆去毒死段功。阿盖
是一个美丽、忠贞、善良的蒙古族少女，
她深爱自己的丈夫，不但没有按其父授
意施计，反而把内中阴谋坦告丈夫，苦
劝段功尽快返回大理，并表示她本人愿
意随夫一同前去，生死相伴。

段功不听阿盖的劝告，部将杨渊海
（今大理市人）也苦苦相劝，希望段功能
早返大理，免遭不测。段功自以为对梁
王有功，梁王绝不会加害于他，毫无戒
备。一天，梁王邀请段功到东寺敬香拜
佛，段功来到通济桥头，果遭伏兵杀
害。段功惨死异乡后遗体被运回大理，
安埋在三塔寺旁边。阿盖公主得知丈

夫被杀害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写下了一
首血泪悲歌——《辞世诗》。写完这首
诗后，阿盖公主以身殉情。

1942 年，从未来过大理的郭沫若
被这段史实所感动，写出了著名的历史
悲剧《孔雀胆》并在内地演出。郭沫若
创作这个剧本时身居重庆，正值“皖南
事变”发生一年之际。剧中讴歌了阿盖
公主的善良与正义，谴责奸诈邪恶的梁
王。剧本蕴含着民族团结的激情，在重
庆等地演出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
响与共鸣，推动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日
救亡斗争，还宣传了大理文化。譬如

《孔雀胆》第四幕“我一定要收拾东兵，
飞檄西洱，联络金齿八蛮、大小车里、乌
撤、乌蒙、白夷、白僰，保卫大理、点苍，
拥立宝宝为第十代总管”，表达了滇西
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

“孔雀胆”的故事是悲剧性的，而且
是属于那种足以让人扼腕、让人沉思、
让人灵魂颤动的悲剧——最卑污的政
治阴谋与最纯洁的男女情爱纠结缠绕
在一起，演绎出大理段氏与元朝统治者
的旷世恩仇。

1961年9月，年近古稀的郭沫若来
到大理，目睹了大理绮丽的自然风光，
为这里许多动人的民间故事所感染，
短短几天就写下了十首满怀深情的诗
篇，表达了“明宵相约莫来迟”“期以明
春不再误”的愿望，希望有生之年能再
来大理。

孔雀胆的故事是云南历史进程中
的一个小插曲，是人们心中的一座丰
碑，展现出团结同心的义举与力量，折
射出大理人爱国爱家的高尚情怀。

□ 洪梅芬 文／图

在鹤庆县六合彝族乡的烟火里，
藏 着 一 道 让 人 魂 牵 梦 萦 的 特 色 美
食——豆腐圆子。作为白依人喜宴上
的压轴佳肴，它不仅是当地人的味蕾
盛宴，更是承载着民族文化与乡土情
怀的味觉符号。

要做出地道的六合豆腐圆子，原
料讲究一个“鲜”字。选用当地黄豆磨
制的手工豆腐，细腻嫩滑，豆香浓郁。
再搭配鸡蛋、肉丁、姜末、山药等食材，
有的人家还会撒上一把葱花、添少许
花椒粉，简单的食材碰撞，酝酿出独有
的鲜香。

制作过程更是充满了手作的温
度。先将豆腐装入透水布袋，压上重
物沥干多余水分，这样的豆腐才更容
易成型。随后把脱水的豆腐放进石臼
里捣碎，盛入大盆，加入鸡蛋、捣成绒
状的山药、姜末，顺着一个方向用力搅
拌，直到食材充分融合，黏糯不散。

最关键的一步，当数油炸。将搅
拌好的豆腐捏成别具特色的三角体放
入七成热的香油中。随着“滋滋”的声
响，豆腐圆子渐渐变得金黄酥脆，香气
瞬间弥漫开来。

刚出锅的豆腐圆子，是最诱人的

模样。咬上一口，酥脆的外壳率先在
齿间碎裂，内里却是柔滑细嫩的豆腐
馅，带着山药的绵软、肉丁的鲜香，一
口下去，口感层次丰富，浓郁的香味在
舌尖久久不散。

在六合彝族乡，豆腐圆子从来不
只是一道菜，它是白依人办客事时的
必备佳肴，是邻里围坐、分工协作的温
暖见证，更是彝族饮食文化代代相传
的鲜活载体。每一颗金黄的圆子，都
裹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藏着独属于
这片土地的烟火与温情。

鹤庆六合豆腐圆子

□ 熊子军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新年伊始，
大理巍山的一种滇草名兰——大雪
素，便会争先恐后地吐露花蕊，像是踩
着元旦的节气而来的，所以被当地人
形象地称之为“元旦兰”。

大雪素的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
600多年前，明代养兰名士段宝姬所著
的《南中幽芳录》中就有关于它的记
载：“段氏名花。多产于无量山。正月
开花，株花二至四朵，叶七，宽四分，长
尺余，如绵绵垂柳，葶淡白如玉，粗如
箸，挺拔为上品，荷瓣，洁白如雪，人字
肩，宽两寸，舌淡白如腊而娟秀，花清
香。”

我与巍山元旦兰结缘是在八年前
的一个元旦节，那时我还在驻村扶贫，
村中有许多人家都有养兰的习惯，不
为赚钱，纯粹就是爱好。有的农户则
把它作为庭院绿化的最佳选择，从房
头瓦沟，到半墙花台，每家每户多多少
少都有那么几盆兰花，数量最多的是
虎头兰、春兰和莲瓣兰。当然，老百姓
最喜欢的还是要数这“元旦兰”，虽然
现在它不值钱了，但它洁白如雪的花
朵和“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却
很受当地彝族同胞的欢迎。

元旦兰盛开的时候正是当地彝族
人结婚办喜事最为集中的日子。虽然
现在的结婚习俗受外界影响变化较

大，但正堂八仙桌上摆两盆元旦兰的
传统却被新老两代人所认可，就算自
家没有元旦兰，“相帮”弟兄们也会到
隔壁邻居或者亲朋好友家搬两盆正在
盛开的“元旦兰”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
或者喜堂的正中间。良辰吉日，鞭炮
齐鸣，家中长辈和往来的嘉宾端坐在
两边的高凳上喜笑颜开，一边品着瓜
子花生，一边赏着兰花，共同见证一对
新人的幸福时刻，别提有多开心。

吉时一到，唢呐师傅移步堂前，一
曲迎新的唢呐调后，洁白如雪的花朵
似乎也读懂了曲中之意，轻轻地摇摆
着，像几只前来贺喜的白鹤在绿叶间
优雅地跳动着……从此，我对巍山元
旦兰再难忘怀。

“高洁不与俗花同，淡妆浓抹总相
宜。”驻村结束，回到县城，我曾到城南
市场买过两盆巍山元旦兰，也曾经到
兰友家中分过几苗，但不知什么原因，
一季花开后就都香消玉殒了。

后来，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元旦兰
喜欢洁净的山泉水，浇不得城里的自
来水，建议我用雨水或者井水浇。于
是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会把新买的
元旦兰搬到楼顶上，尽情地接受雨水
的滋养，天晴后又赶紧把它搬回屋内，
收效可谓立竿见影。如今，我栽的元
旦兰已经分为三盆，叶间也已经发出
了几枝洁白的花剑，元旦后就能欣赏
到这期待已久的“元旦兰”了。

巍山“元旦兰”


